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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领域， 近来诞生了一大

批报告文学作品。 作为新闻性和文学

性兼具的报告文学， 似乎很适合书写

这个领域里的典型人物和事迹。 脱贫

攻坚讲究因地制宜 、 因户施策 ， 而

“拔穷根 ” 的关键 ， 在于找准致富门

路 ， 培育优势产业 ， 发展当地经济 。

这是脱贫的根本之策， 也是众多报告

文学的重点着墨之处。 当这类作品看

得多了， 我们不禁会发问： “那脱贫

以后， 乡村便好了吗？”

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 《涧溪春

晓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7 ?

版） 独辟蹊径， 把笔端伸向 “后脱贫

时代” 的乡村治理之问： 村民的思想

观念如何转型， 乡村的文明风貌如何

塑造， 复杂的治理难题如何化解。 可

以说， 徐锦庚用细腻精炼之笔， 以村

党支部书记高淑贞带领山东章丘三涧

溪村从 “富口袋” 到 “富脑袋” 的过

程为例， 解剖麻雀般， 为我们提供了

一份鲜活的乡村治理 “样本”， 写出了

脱贫后乡村生活图景的万千气象。

“物质脱贫” 以后， “精神脱贫”

依然任重道远。 当年迅翁笔下那些奸

猾 、 取巧 、 怯懦和懒惰的人物形象 ，

在如今的三涧溪村， 照样存在———徐

锦庚写到的一位老年村妇韩荷香， 晚

年被丈夫抛弃， 三个闺女无法在村里

落户， 受尽村民冷眼和奚落。 好不容

易子女长大过上了好日子， 又遭遇不

测风云， 被酒驾的面包车司机撞死在

家门口， 死后儿女们还为了赔偿款项

争执不休。 村民姚玉花因为脑瘤手术

后不治死在医院， 家人对医院不满，竟

连尸体都不管不顾， 摆在医院太平间，

最后还是高淑贞好心抬了回来……作

者通过对乡村人事缺陷的暴露和放大，

让我们正视问题之所在， 也从侧面为

高淑贞凭借勇气、 智慧， 和超强的行

动力、 执行力解决问题， 埋下了一条

条或明或暗、 若隐若现、 时断时续的

草蛇灰线。 徐锦庚的乡村故事， 既写

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封闭小农心态的沿

袭与变迁， 也点明了 “成风化人， 由

乱到治” 之艰辛不易。

结构上 ， 作者善以 “小说技法 ”

掺入报告文学写作， 让文本在尊重新

闻性的真实基础上， 呈现出一派活色

生香的热闹场面。 放眼当今的文学创

作， 噱头和概念越来越多， 耐心讲好

一个故事、 用心写好一个人物的扎实

文字， 越来越难寻见。 徐锦庚是记者

出身， 又有着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经

验， 写起故事来不搞花里胡哨， 不玩

奇技淫巧， 一事接着一事老老实实地

讲， 一人跟着一人规规矩矩登场。 全

书十个章节 ， 每章聚焦一件挠头事 。

切成三到四小节， 把挠头事里的针头

线脑、 滴里嘟噜一一拆解， 缘起、 发

展 、 高潮 、 结尾贯之以历时性书写 。

故事中人你方唱罢我登场： 给高淑贞

下马威的村干部、 怂恿村民上访的企

业主、 暗地里告黑状的坏事者、 一年

都不洗一次澡的老爷们老嬷嬷……一

事毕， 起头再叙一事； 一人退， 转脸

再推一人。 全书以高淑贞为村民破困

纾难为中心 ， 兜兜转转 、 反反复复 ，

呈现千溪竞流、 万山并峙的乡村故事

书写。

事实上， 这种以实为主、 虚实结

合、 情节连贯、 故事完整的叙事策略，

源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范式 。

看似单调重复 ， 写不好易成流水账 ，

实则内里环环相扣 ， 外表有张有弛 ，

十分考验作者驾驭故事节奏和结构文

本肌理的能力。 比如书中写到， 有一

阵高淑贞发现村里用电量激增， 家家

户户查了电表没发现猫腻。 一日她巡

村发现村民王三魁家配电室多出一根

电线， 直通养猪场。 她多了心思， 请

电工仔细检查， 这才引出后面高淑贞

发现并打击王三魁以猪场作掩护， 私

架电线、 盗采煤矿、 偷电偷水的精彩

故事 。 “盖澡堂 ” 一节也十分精彩 。

村里没有公共澡堂 ， 村民洗澡成难

题， 有的一年都不洗一次。 高淑贞协

调各方关系， 告知村民讲卫生的重要

性， 才把村史上第一个澡堂盖成。 这

样的小故事集合聚拢， 汇成高淑贞有

勇有谋、 识人断案、 明争暗斗、 破除

万难的个人奋斗史， 也是三涧溪村一

部 “由穷到富” 和 “由乱到治” 的当

代村史。

从语言上看， 《涧溪春晓》 也是

一部结结实实的作品。 没有虚头巴脑

的废话， 不加插科打诨的水话， 句句

提供信息， 字字都是干货。 明代曲论

家王骥德在其 《曲律》 卷三 《论剧戏

第三十》 中说， 戏曲要 “贵剪裁， 贵

锻炼 ”。 清代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

部·结构第一 》 中也强调戏曲创作要

“减头绪”。 其他文学体裁又何尝不是

呢 ？ 徐锦庚熔报告通讯 、 散文叙事 、

小说白描于一炉的写作方法， 对报告

文学写作进行了一次修补和突破。 他

的白描手法， 寥寥几笔， 便勾勒出人

物轮廓和山东农村的风土民情； 镜头

化叙事， 几个段落， 事件的起因、 流

传、 结局就跃然纸上； 方言土语的加

入， 既增加了逼真的现场感， 也让人

物形象更突出； 综观全书， 少用欧化

长句， 短句短篇纵横， 恰如转轴拨弦，

大珠小珠， 嘈嘈切切， 氤氲一地风流，

诗意满篇。

雪落北方
查 干

辽阔的北方， 是雪的故乡。 北方，

因雪浩瀚而圣洁 。 诗人毛泽东有曰 ：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

长城内外 ， 惟余莽莽 。 ……” 对于下

雪的北方而言 ， 极有概括性 ， 也具画

面感 。 有雪的北方大地 ， 确如诗里所

说 ： 雪飘万里 ， 白茫茫的一片 。 在我

的童年 ， 我的故乡 ， 无雪非冬天 ， 无

雪便不可思议 。 一到冬天 ， 故乡大地

只有一种颜色 ： 纯粹的白 。 习惯了绿

色的双眼， 对于这一大片冷冽的白色，

并不隔膜 ， 而且感到与绿色同样的喜

爱 ， 这便是北方人的性格与品质 。 南

国偶有雪 ， 那是北方的雪 ， 游览或者

到那里作客去了。

李白有诗：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

片吹落轩辕台。” 说雪其大如席， 是夸

张写法。 然而， 没人出来挑刺， 说明它

夸张合理。 他喜欢见雪就放大着说， 有

时比喻雪片大如手。 这与他的豪放性格

有关。 的确， 硕大的雪片， 洋洋洒洒飘

起来 ， 给人的感觉 ， 就是夸张和放大

的。 我妹妹小的时候， 见雪大片大片地

飘下来就喊： 额日贝亥， 额日贝亥 （蒙

语 “蝴蝶， 蝴蝶”）。 李白说的燕山， 在

河北平原的北侧。 是中国北部著名山脉

之一， 常常是兵家必争之地。 轩辕， 即

黄帝的名字。 轩辕台是纪念黄帝的建筑

物， 位于今河北省怀来县乔山之上。 它

因李白美妙的诗句， 而留存至今。

北方的雪， 像一位微醉的牧羊人，

身穿白色羊皮袄， 手持羊皮酒壶， 在草

原上摇晃着行走 ， 有目的无目的地行

走。 降雪之前的北方天空， 十分安详，

就那么一大片地蓝着。 而由晴转阴， 极

为迅速， 摆出默然不语的沉闷样子。 这

时的风是偷懒的， 悄没声息地钻入乱草

堆里， 呼呼大睡。 而地面上的水气， 却

悄悄然飘向天空， 在冷空气的作用下，

凝结成水滴或冰点， 往下坠落。 有时轻

扬， 有时飘摇， 美态十足。

听牧羊人说： 雪， 是北方草原的一

张暖被， 覆盖之处， 都是温暖的梦乡。

的确， 潇洒着飘来的空中精灵， 情盖草

地， 一展即千里， 使干旱的冬日草棵，

饮得雪水， 重展生机。 这是牛马羊驼的

福气。 由雪滋润的草根， 多了几分甘甜

与滋养， 露出地面的部分， 就有了青草

的芬芳和几分嚼头。 吃得羊儿、 牛儿、

马儿、 驼儿欢喜十分。 它们拱着雪， 啃

着草尖的幸福样儿， 看了让人动容。 就

连野兔们， 一蹦一跳， 剪着双耳撒欢的

样子， 足使你享受生命饱食之后的欢乐

气息。 厚厚的雪被， 使草叶免受干旱与

寒气的死亡威胁 ， 温暖过冬 ， 去迎春

风 。 这是上苍赐予北方草原的特殊关

照。 当然， 有时也发生暴风雪， 就是所

谓的白灾， 但不会很多， 也很快就会过

去 。 或许 ， 那是大自然的自我调节功

能， 在运行中偶尔生发的过激行为？

铺展雪被的北方草地， 洁白一片，

无边无际， 一望让人惊讶不已。 那些远

山和近岭， 淖尔和枳芨滩， 不分彼此，

一律白盔白甲， 静默在那里， 在阳光温

煦的照耀下， 闪着柔和的光芒。 只有那

两行勒勒车印， 伸向遥远的天边， 似两

行蒙古文的祝酒词， 辉映着碧空。 而那

一行梅花蹄印 ， 是牧羊犬留下的 ， 它

紧追勒勒车 ， 在雪地上玩着花样 。 这

个时候， 蒙古包青蓝色的炊烟， 缭绕着

上升， 似是情人手中的哈达， 招摇于长

天 。 炊烟一旦升起 ， 马群就会活跃起

来， 奔腾于雪原上的马群， 似潮水般东

奔西突， 尽情地撒欢。 而野羊群， 也在

此刻出现于地平线 ， 它们移动的速度

很快 ， 像是谁在泼墨 ， 一挥而就 。 这

时的雪原 ， 由宁静转而响动 ， 因为随

风而来的驼铃声 ， 已经挂在一切生灵

的耳边 。 驼铃带有禅味的叮咚声 ， 使

雪原重又安静下来， 它是遥远的信息，

也是问候 。 又是一声又一声 ， 响动在

久远回忆里的心跳 。 有一首今人作的

旧体诗如斯写道：

壮志西行追古踪，

孤烟大漠夕阳中。

驼铃古道丝绸路，

胡马犹闻唐汉风。

人们写驼铃， 总是与孤烟大漠联系

在一起。 这与驼铃的孤寂与空旷之声有

关。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 屈子歌吟里， 不也包括驼铃的寻

梦之苦吗？ 驼铃， 即是生活与远方； 驼

铃， 即是生存与艰辛。 雪原上出现的远

方驼影， 是一幅孤零零的剪影， 也是一

个蒙太奇镜头。 它留给人的印象是坚毅

和悲壮。 雪原， 将它印在了辽阔的背景

下， 让天地来感念， 眷顾。

雪落北方 ， 是豪放的 ， 亦是辽远

的。 尤其在草原上， 雪这么一落， 地平

线便绵延得一望无际。 有一点移动之物

和色彩， 就显得十分显眼。 就像玉盘里

落下珠玑， 一清二楚。 有一年， 在大青

山背后的杜尔伯特草原上， 我远远看到

了一只火狐狸在雪地上行走 。 火狐之

美， 可与张家界的锦鸡媲美。 毛色鲜红

艳丽， 似一团燃烧的火， 在那里移动。

唯洁净如绸的雪地， 才可衬托出它原始

的天然之美。 可惜， 丹青手们， 未能遇

见它。

说起雪， 雪山也有雪。 只是它高高

在上， 虽极美， 可望而不可及的。 唐人

杜甫， 所见到的是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那是千秋雪， 是雪

线以上的雪。 它美， 美在窗口那么大的

视线里， 过过眼瘾就是。 宋人卢钺， 则

有独特的见地：

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并作十分春。

他观察得很仔细， 梅花盛开， 却无

雪的陪伴， 就显得不精神。 所谓 “踏雪

寻梅” 就道出了人们对雪与梅相融的喜

爱之情。 边塞诗人岑参所见到的， 则是

另一番雪后美景：

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说的是北方 ， 胡天即塞北的天

空。 落雪之后， 雪花积压在树木枝头，

像是千树万树的梨花在盛开。 意境如此

壮阔而优美， 唯边塞诗人才有可能提炼

得到吧。

雪落北地南国， 戈壁草原， 所形成

的景致， 大有不同， 奇彩各异， 那是大

自然之造化。 关于雪， 自古至今， 不知

有多少文人墨客描摹状写和赞美它。 因

为那是， 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生命甘露，

与贵如油的春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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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册《女画家周鍊霞》
陈学勇

这些年来传记书出版红火 ， 林徽

因、 张爱玲的传记 ， 形形色色出到二

三十种。 一些小有名气的才俊靓女也

成了传主， 竟至今不见周鍊霞有传。

周鍊霞在画坛 、 文坛都有影响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大报小报 ， 三

天两头， 不是登她的诗词 、 玉照 ， 就

是报她的逸事绯闻 ， 声名之噪远远盖

过众多现今已被立传的女作家女明星。

她与吴湖帆、 张大千这等顶级画家过从

密切，又与冒鹤亭、简又文、马公愚诸多

名流广为交游，出一本她的传记一定很

有看头的，何以流于出版盲区？

前些年有过一本 《无灯无月两心

知 ： 周鍊霞其人与其诗 》， 书中 “其

人” 大不及 “其诗”， 仅一篇记叙粗疏

的 “传略”， 组合了几篇相关的述闻 ，

分量十分单薄 。 此书不足以称传记 ，

但辑录周鍊霞诗词作品多达六百余首，

首次汇聚了大量周鍊霞诗词作品 ， 可

谓集大成， 倒也插柳成行。

近年又出了一本 《丹青优雅 我的

祖母周炼霞》， 尚未得寓目。 著者虽为

周氏亲属 ， 但旅居海外 ， 更是孙辈 ，

这时空的隔阂 ， 能否尽传传主生平面

貌 ， 叫人不大敢迷信 。 看书名 “鍊 ”

印成 “炼 ” 字 ， 太不妥当 。 有说周

“笔名炼霞”， 或想当然耳 。 周鍊霞发

表诗词多次署名 “鍊霞 ”， 但难得一

见 “炼霞 ”。 偶署 “炼 ” 字 ， 可能系

手民误植， 甚至还有一次误成 “周霞

鍊” 的。 现今 “周炼霞 ” 似已在许多

文章流行开来 ， 亲属所著书名再将

“炼” 字 “坐实”， 其讹传消除之难可

以想见了。

我存读一册 《女画家周鍊霞》， 署

“徐昱中、 徐昭南谨辑”， 两位是画家

的幼子及爱女 。 得此书很是意外 。 拙

编 “伊人丛书” 一种 《太太集》， 选辑

上世纪四十年代海上女性作家小说 ，

首录作品正是周鍊霞的 《宋医生的罗

曼史》 和 《佳人》， 并均缀以评点。 不

知哪位热心人旅美， 带去 《太太集 》，

书到了徐昱中先生手上 。 我和徐先生

素不相识， 他托回国的朋友递来此精

美纪念册， 还附了信札 ， 注明他的电

话号码、 电子信箱邮址 。 《女画家周

鍊霞 》 自费印于海外 ， 未公开发行 ，

流布自然有限 。 书的开本略大于 A4

纸， 咖啡色漆布封 ， 无图饰 ， 竖长条

框里金色衬底托出书名 ， 隽秀的仿宋

印刷体， 亦咖啡色 。 简洁大方 ， 悦目

可人 。 内印全用铜版纸 ， 计百余页 。

《女画家周鍊霞》 也不是传记， 大半篇

幅仍是诗词， 凡词作二三百阕 ， 诗作

近百。 那本 《无灯无月两心知 》 行世

前， 读周鍊霞旧体诗词 ， 这本算得洋

洋大观了。 周鍊霞是深受赞誉的诗人、

词家， 书名冠以 “女画家”， 大概是她

绘画的社会反响更大 。 其实书里印入

画作不多， 总共才六幅 。 她以仕女题

材最为著称， 尤擅工笔 。 故工笔仕女

六而占其五， 多半是她古稀之后定居

美国时创作， 当是最后的作品 ， 精美

之至。

近日撞见网上一幅工笔仕女图 ，

指为周鍊霞作品 。 比对 《女画家周鍊

霞》 里一幅 《卷帘仕女》， 差不多能够

乱真。 然而对比原作发现题款和几丝

线条有细微差异 。 以我不懂丹青的门

外汉， 也不能不怀疑网上那幅可能是

赝品。 书里一幅水墨写意 《芭蕉》， 洋

溢女画家工笔仕女以外另一番神韵 。

两三柄阔大黑色蕉叶———她好像喜爱

画芭蕉 ， 芭蕉题材画过多幅———叶下

衬几朵细小浅红的芍药 ， 很是精神 。

题词： “蕉窗月月花开好 ， 月月看花

人不老。” 这一幅 《芭蕉》 画于一九七

九年， 周鍊霞凭 “一目了然 ” 出此佳

作， 画界自当格外相看 。 如说到它的

内容， 正传达了那时画家枯木逢春的

欣喜和信心。 芭蕉图和几幅仕女画的

原件该都在大洋彼岸 ， 只怕海内难有

一睹原件的眼福了 。 最后可说一句的

是照片， 两帧七十余岁时洛杉矶留影，

较之年轻时的靓丽风姿 ， 添了几许娴

雅， 貌美则不减当年 ， 怪不得某教授

感叹她 “七十犹倾城”。

受徐昱中先生馈赠 ， 本拟寄奉几

篇关于周鍊霞的拙文聊以为报 。 又得

悉， 我就读卢湾中学时 ， 任职学校工

会的汪新森老师正是周鍊霞女婿 ， 总

见他在校园里忙来忙去 。 闻汪老师弥

留之际， 周鍊霞从洛杉矶飞来上海探

视。 天人相隔后 ， 她撰挽联 ： “千万

里归来 ， 匆匆一面 ， 何期天上乘龙 ，

人间泣凤 ； 卅三年相处 ， 抑抑多思 ，

忍见经空绛帐 ， 尘满东床 。” 词雅情

切。 添上这一层师生关系 ， 我倍感亲

近， 亟欲奉复彼岸叙旧 。 不意徐先生

示知的雅虎邮箱 ， 突然被整体废用 ，

于是断了联系， 抱憾之至。

周鍊霞书斋名 “螺川诗屋”， 自号

“螺川” 编印诗集 《螺川韵语 》， 皆为

大家知晓 。 她另有一书斋名 “忏红

轩”， 却鲜有文章道及。 它多用于上世

纪四十年代， 曾以 “忏红轩珍藏 ” 名

义刊登张大千画作 ； 不少旧体诗词在

“忏红轩近作” 专栏推出， 譬如颇受赞

誉的 《采桑子》： “当时记得曾携手 ，

人醉花扶， 花醉人扶 ， 羞褪红香粉欲

酥。 而今只是成相忆 ， 灯背人孤 ， 人

背灯孤， 千种思量一梦无。” 和人们不

大知道的 “忏红轩 ” 一样 ， 周鍊霞成

画名之前画过一些抒情 “漫画”， 情韵

类似丰子恺的 ， 刊于 《邮声 》 的 《海

滨》 《春闺》 《妆 》 皆是 。 还为丈夫

徐绿芙画过一幅西画素描 ， 此是花边

了。

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费力搜集周

鍊霞诗词以外的文字 ， 出版一册 《遗

珠》， 惜仍 “遗珠” 若干， 《对于书画

的旨趣》 即其一。 该文似未单独发表，

仅见诸 《逸经》 上陆丹林的报道所引，

殊难引人注目 。 特录示 ， 以备为周鍊

霞立传者采用 （原刊照录 ， 错字及略

欠通顺处一仍其旧； 漫漶以□代之）：

艺术的内蕴是很广繁 ， 只就我所
爱好而曾经学习的几种来提一提 ， 我
既不愿夸张， 也不愿妄自菲薄 。 只是
作一个忠实的简单的直白 ， 反映出和
内心的剖面。 自然 ， 有很多不能充分
地形容。 对于书画诗词 ， 虽同样为我
所爱好， 但因学习的久暂和每种程度
的不同， 便自然而然地起了一些偏爱，

这是我一向抱愧而不能 “一例求精 ”

的遗憾。

书 ： 我到十岁才学临帖 ， 最初是
写真书， 每天要写二百小字 ， 一百大
字， 实在够纳闷了 ！ 直到十七岁才学
写隶书行书 ， 这才感到相当的兴趣 ，

而临池的时间太短 ， 实无足观 。 所以
书法虽也爱好， 有时却又认为很苦闷，

大约这是因我学习的不合法 ， 而又没
有大好的成绩所致吧？

画 ： 为了家藏较多 ， 自幼耳濡目
染， 在稚小的心灵上 ， 对于它是特别
生了兴趣。 记得九岁的那年 ， 一时高
兴， 临了一页扇面 ， 题几个不甚整齐
的字 “时年九岁”， 这当然很可笑， 但
那时却非常兴奋地得意 ， 现在想来 ，

这要算是我学画的胚胎吧 ！ 以后在家
严的指导下， 临摹许多由简而繁的古
画。 直到十五岁才正式从师 ， 起初学
了两年工笔， 后来转学写意 ， 四五年
中 ， 的确很用功 ， 不幸老师去世了 ，

从此就只有自修， 可是进步就很慢了。

加之那时候懂得了诗词的韵味 ， 把大
部分的心力， 都倾向在诗词的一方面，

这样研习了几年 ， 觉得诗是现实的 ，

词是超现实的 。 诗是有着光大的波形
迈进， 好像大自然的景色 ， 可以舒畅
人们的胸襟， 使精神振作 。 词是有着
摇曳的曲线式的韵味 ， 仿佛是美妙的
音乐， 在幽静的夜晚奏出 ， 会给人们
的灵魂由飘忽而陶醉 。 然而画 ， 它是
能比较地兼有 ， 它能用书法的笔墨描
写诗词的情调 ； 同时诗词也能写出画
笔所写不出写不到的意境 。 换言之 ，

书画诗词， 都有着连带的关系 ， 倘能
把它们熔冶在一炉 ， 这是多么可爱的
美妙的事呵！ 一张画有时是需□着诗
词□补助， 才会把人们眼睛看不见而
只许心领神会时画的反而显示出来 。

然而我自问对于它们的功夫太浅薄 ，

十几年来， 既无多大进步 ， 也没有过
惊人的贡献， 现在我差可一说的 ， 只
有： 对于艺术本身的认识 ， 是由刹那
的官能的刺激 ， 而达到深刻的心灵的
镌铭罢！ 在艺术的途径上 ， 我还是个
平地的前进者， 不曾登到高峰呢。

无疑 ， 此乃周鍊霞传记难得的材

料。 其诗词观念 ， 固然没有逾出古代

文理的常理， 她敬仰的李清照 ， 八百

多年前便说了 “词别是一家 ”， 但这

里形容得何其贴切生动 。 既不失为解

读她诗词的钥匙 ， 又有助欣赏她画作

的意蕴。

实在该有一册周鍊霞传记 。 才女

像她这样丰富 、 瑰丽 、 跌宕的人生 ，

为数不多； 她复杂鲜明的个性 ， 几无

近似。 不会无人想为风流倜傥的周鍊

霞立传， 受制种种因素 ， 不得遂愿罢

了。 一个主要原因 ， 当是她生平资料

难以搜寻。 纵然 ， 民国时期报刊喜欢

登载关于她的琐琐屑屑， 却八卦甚多。

即如近年出版的 《安持人物琐忆》， 记

周之详细生动前所未有 ， 而受质疑的

内容同样不在少数 。 拂去大量文字尘

埃， 透视本真的周鍊霞 ， 需要相当精

力、 耐心， 还需要学识 。 然而值得迎

难而上， 叙述 、 诠释这么一位现代色

彩浓烈的女性 ， 意义何止是认识的许

多才女仅多了一个数。

《卷帘仕女图》 《芭蕉图》 周鍊霞 绘


